
鵬情
萬里
趙鵬飛

每
日
出
門
時
，
我
照
例
會
給
母
親
去
一
個
問
安

電
話
。
母
親
說
，
院
子
裡
一
棵
種
了
好
幾
年
的
月

季
花
，
頂
着
一
身
的
花
苞
，
被
人
夜
裡
連
根
刨
了

去
。﹁
坑
挖
得
又
大
又
深
，
看
樣
子
是
怕
傷
了
花

根
，
應
該
是
個
愛
花
惜
花
之
人
所
為
。﹂
既
推
測

出
是
被
愛
花
之
人
所
盜
走
，
母
親
並
未
十
分
惋
惜
。
再

種
一
株
新
月
季
對
她
和
父
親
而
言
，
不
過
是
多
一
番
剪

枝
扦
插
的
功
夫
。
用
不
了
一
年
，
又
是
一
樹
繁
盛
。

父
母
和
我
，
常
年
是
天
南
地
北
兩
下
裡
分
隔
。
每
天

通
一
次
電
話
的
習
慣
，
像
三
餐
一
樣
，
少
吃
一
頓
不
會

餓
，
卻
容
易
牽
腸
掛
肚
。
朋
友
見
了
打
趣
說
：﹁
日
日

相
處
的
夫
妻
，
也
不
見
得
有
這
麼
多
話
要
說
。
你
跟
父

母
講
電
話
像
是
蜘
蛛
吐
絲
，
你
經
我
緯
，
總
要
織
上
一

張
網
才
肯
罷
休
。﹂
我
笑
笑
，
算
是
默
認
。

父
母
住
在
北
方
的
家
，
前
後
有
三
個
院
子
。
前
院

子
，
一
株
杏
、
一
樹
李
、
幾
株
花
開
不
斷
的
月
季
。
剩

下
的
地
方
，
一
畦
韭
菜
、
一
畦
生
菜
、
一
畦
菠
菜
。
繞

着
院
子
的
籬
笆
上
，
一
年
到
頭
攀
滿
了
摘
不
盡
的
豆

角
、
四
季
豆
。
兩
進
房
子
之
間
的
小
天
井
裡
，
一
株
鐵

樹
海
棠
、
一
架
葡
萄
、
一
叢
芍
藥
、
一
大
篷
玉
簪
花
。

最
後
面
的
小
院
裡
，
幾
棵
生
長
多
年
的
大
月
季
，
頂
刺
帶
花
頗
有

氣
勢
地
擠
在
後
簷
的
窗
下
。
夏
日
裡
開
了
窗
，
淡
淡
的
花
香
透
過

紗
窗
沁
進
來
，
枕
上
暗
香
浮
動
，
睡
夢
裡
都
是
甜
津
津
的
。

我
客
居
南
方
的
家
，
推
開
陽
台
上
的
玻
璃
門
，
延
伸
出
去
的
露

台
上
，
除
了
十
幾
個
品
種
的
玫
瑰
、
薔
薇
、
月
季
外
，
還
有
一
株

紫
玉
蘭
、
一
樹
紫
藤
、
一
架
葡
萄
、
一
竿
翠
竹
、
幾
盆
石
斛
。
紫

藤
和
葡
萄
攀
援
的
鐵
絲
網
格
，
是
父
母
來
探
我
時
，
我
們
一
起
動

手
搭
的
。
葡
萄
樹
的
品
種
，
也
是
父
親
親
自
選
定
的
白
葡
萄
。

伺
弄
花
草
論
及
花
事
，
正
是
我
和
父
母
日
日
在
電
話
中
百
說
不

厭
的
話
題
。
月
季
花
最
易
招
惹
紅
蜘
蛛
，
最
易
生
白
粉
病
、
黑
斑

病
，
要
常
常
留
意
噴
藥
施
肥
。
葡
萄
結
果
子
了
，
一
嘟
嘟
的
，
倘

若
不
早
早
套
上
紙
袋
子
，
很
容
易
遭
小
蟲
子
來
蠶
食
。
想
要
玉
蘭

花
花
朵
開
得
大
，
冬
天
裡
追
肥
時
決
不
能
吝
嗇
。
分
享
花
草
經
驗

的
同
時
，
父
母
也
會
借
花
喻
事
，
譬
如﹁
花
開
堪
折
直
須
折
，
莫

待
無
花
空
折
枝﹂
、﹁
花
開
易
見
落
難
尋
，
要
知
珍
惜
眼
前

人﹂
。
我
也
常
常
報
以﹁
畢
竟
一
年
春
事
了
，
緣
太
早
，
卻
成

遲﹂
之
類
的
搪
塞
之
語
。
一
來
一
往
，
多
少
才
情
和
家
事
都
盡
付

其
中
。

總
看
到
身
邊
為
人
父
母
的
朋
友
，
努
力
為
孩
子
培
養
各
類
興

趣
。
學
鋼
琴
、
繪
畫
、
舞
蹈
、
武
術
、
圍
棋
、
象
棋
，
卻
鮮
有
和

父
母
培
養
共
同
愛
好
的
。
時
代
更
迭
，
人
事
變
遷
，
年
老
的
父

母
，
大
多
很
難
跟
上
兒
女
們
的
思
想
節
奏
。
三
餐
飲
食
、
日
常
問

安
之
外
，
至
親
骨
肉
之
間
，
兩
兩
相
望
，
竟
橫
陳
着
一
道
看
不
見

的
鴻
溝
，
既
深
且
寬
，
讓
彼
此
之
間
的
言
語
交
流
，
始
終
無
法
深

入
。人

之
所
以
生
而
為
人
，
無
外
乎
是
感
知
溫
度
，
體
察
人
情
。
感

知
溫
度
，
既
要
感
知
寒
暑
交
替
，
也
要
感
知
人
世
冷
暖
。
體
察
人

情
不
單
是
世
事
洞
明
，
更
深
邃
的
一
層
，
是
要
體
察
與
人
交
往

時
，
肌
體
發
生
的
微
妙
情
感
波
瀾
。
身
體
髮
膚
受
之
父
母
，
與
父

母
之
情
上
，
尚
不
能
悉
數
體
味
，
又
談
何
天
性
？

去
年
回
北
方
看
望
父
母
，
正
趕
上
杏
花
微
雨
，
李
花
芳
菲
。
窗

下
烹
茶
賞
花
，
閒
話
家
常
，
也
算
是
天
倫
之
樂
。
為
了
能
一
起
看

庭
院
裡
鐵
樹
海
棠
開
花
，
我
一
再
修
改
機
票
。
所
謂
歲
月
靜
好
，

也
莫
不
如
斯
了
。

月季被盜

前
年
︵
二
零
一
四
年
︶
十
月
，
澳
門
兩
大
文

化
泰
斗

︱
兩
李
之
一
的
李
鵬
翥
先
生
逝
世
，

我
曾
寫
了
一
篇
悼
念
文
章
。

文
章
寫
道
：﹁
兩
李
都
是
誨
人
不
倦
、
學
問

知
識
廣
博
的
宅
心
仁
厚
的
長
者
，
風
度
翩
然
，

謙
和
兼
風
趣
，
言
談
之
間
，
掌
故
、
逸
事
、
趣
聞
俯

拾
即
是
，
每
次
敘
晤
，
煮
酒
論
英
雄
，
談
笑
風
生
，

如
沐
春
風
。﹂﹁
兩
李
無
疑
是
濠
江
標
幟
性
的
人

物
，
是
濠
江
文
化
天
空
兩
顆
閃
爍
的
星
宿
，
現
在
兩

李
之
一

︱
李
鵬
翥
這
顆
文
化
之
星
的
殞
落
，
深
感

扼
腕
！﹂

想
不
到
一
年
之
後
，
碩
果
僅
存
的
大
李

︱
李
成

俊
先
生
遽
然
而
去
。

說
李
成
俊
遽
逝
，
是
之
前
並
沒
聽
聞
到
有
什
麼
大

病
痛
。

他
享
年
九
十
歲
，
套
一
句
行
內
話
，
是﹁
福
壽
全

歸﹂
。

李
成
俊
比
李
鵬
翥
年
長
，
相
距
八
年
，
以
兄
長
自
居
。

兩
李
並
不
是
親
兄
弟
，
充
其
量
是
事
業
上
的
兄
弟
。
但
是
，

他
們
辦
報
的
旨
趣
，
可
以
說
是
志
同
道
合
，
合
作
上
天
衣
無

縫
。濠

江
最
大
的
中
文
報

︱
︽
澳
門
日
報
︾
是
李
成
俊
創
辦

的
。
那
是
一
九
五
八
年
。

李
鵬
翥
是
由
李
成
俊
羅
致
的
人
才
。

︽
澳
門
日
報
︾
在
港
澳
芸
芸﹁
愛
國
報
章﹂
中
，
是
一
枝
獨

秀
的
。

說
是
一
枝
獨
秀
，
是
因
為
︽
澳
門
日
報
︾
在
兩
李
苦
心
孤
諧

的
經
營
下
，
一
直
是
經
濟
獨
立
體
，
不
取
國
家
分
毫
，
所
以
人

事
編
制
上
也
相
對
的
獨
立
。

換
言
之
，
︽
澳
門
日
報
︾
人
事
變
化
不
大
，
可
謂
相
當
穩

定
，
在
經
營
上
有
一
脈
相
承
之
效
能
，
報
紙
銷
路
也
是
獨
領
風

騷
的
。

難
得
的
是
，
作
為
濠
江
報
業
老
大
的
李
成
俊
，
從
沒
有
像
時

下
的﹁
報
業
大
佬﹂
居
高
臨
下
之
態
勢
。

相
反
地
，
他
為
人
十
分
隨
和
可
親
。

筆
者
從
一
名
記
者
到
主
管
，
李
成
俊
都
是
以
一
貫
而
之
的
態

度
對
待
，
從
來
沒
有
因
是﹁
小
記
者﹂
以
假
詞
色
，
也
不
會
因

為
地
位
變
化
而
特
別
厚
待
。

與
︽
澳
門
日
報
︾
關
係
，
是
打
從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末
認
識

李
成
俊
開
始
的
。

當
初
是
一
個
毛
頭
小
子
。
每
次
過
濠
江
，
都
事
先
向
兩
李
打

招
呼
，
兩
李
也
必
定
抽
空
接
待
。

後
來
成
為
其
作
者
，
關
係
更
進
一
步
。

當
年
︽
澳
日
．
新
園
地
︾
編
輯
是
黃
德
鴻
兄
。
我
也
是
先
認

識﹁
兩
李﹂
後
才
識
荊
的
。

我
為
︽
澳
日
︾
副
刊
寫
了
好
幾
年
稿
。

每
次
飯
聚
，
李
成
俊
無
分
尊
卑
，
侃
侃
而
談
，
有
時
也
提
到

我
已
發
表
稿
件
的
內
容
，
令
我
大
吃
一
驚
。
想
不
到
他
日
理
萬

機
之
餘
，
仍
然
對
轄
下
的
報
紙
副
刊
文
章
瞭
如
指
掌
。

這
使
我
想
到
我
在
金
庸
轄
下
的
︽
明
報
月
刊
︾
當
編
輯
，
偶

爾
收
到
金
庸
的
寫
字
條
，
提
到
︽
明
月
︾
某
篇
文
章
有
異
體

字
，
希
望
以
後
注
意
。

可
見
文
字
工
作
都
是
具
體
而
微
的
事
，
即
管
是
身
居
要
職
的

高
層
，
也
不
能
掉
以
輕
心
。
這
種
一
絲
不
苟
的
責
任
感
，
是
對

事
業
的
熱
誠
和
深
愛
的
具
體
表
現
，
正
如
歌
德
所
說
的
：﹁
責

任
就
是
對
自
己
要
去
做
的
事
情
有
一
種
愛
。﹂

這
種
嚴
謹
的
辦
刊
態
度
，
也
是
後
學
的
我
一
直
孜
孜
所
追
隨

的
。

悼李成俊先生

近
日
忘
了
買
羊
奶
粉
，
弟
弟
和
哥
哥
一
起
喝
大
麻
籽

奶
。
只
喝
了
一
天
，
發
現
弟
弟
變
成
十
分
頑
皮
，
又
容

易
哭
，
想
要
的
東
西
一
定
要
拿
到
，
否
則
愈
哭
愈
大

聲
。
他
平
常
是
個
較
溫
文
的
孩
子
，
而
且
很
容
易
就
會

冷
靜
下
來
，
但
那
天
十
分
反
常
。

到
晚
上
要
睡
的
時
候
，
更
加
不
願
下
床
，
給
什
麼
也
不

肯
，
只
喊
着
要
玩
耍
，
無
論
誰
哄
他
去
睡
，
也
沒
有
用
。
比

平
常
晚
了
個
半
小
時
仍
不
見
疲
累
，
我
和
傭
人
也
只
能
去

睡
，
留
下
他
和
媽
媽
一
起
，
他
喜
歡
玩
多
久
便
多
久
。
太
太

後
來
說
他
要
玩
至
完
全
耗
盡
氣
力
，
才
爬
到
自
己
的
床
去

睡
。我

們
起
初
沒
有
特
別
想
什
麼
原
因
，
只
認
為
可
能
年
長
了

一
點
，
有
主
見
了
，
想
做
自
己
喜
歡
的
事
情
。
對
此
我
們
也

沒
辦
法
，
也
只
能
準
備
今
天
是
噩
夢
的
開
始
，
以
後
要
有

﹁
花
兩
小
時
他
才
會
睡
着﹂
的
心
理
預
備
吧
。
第
二
天
午
睡

時
間
，
他
更
變
本
加
厲
，
我
們
在
上
班
中
，
工
人
於
我
們
回

家
時
已
筋
疲
力
竭
，
然
後
提
出
一
個
假
設
性
的
觀
察

︱
她

認
為
是
奶
的
問
題
。

太
太
立
刻
想
起
，
大
麻
籽
奶
比
羊
奶
甜
，
製
作
時
加
了
點

糙
米
糖
漿
。
這
糖
漿
沒
什
麼
益
處
，
但
見
分
量
不
多
，
哥
哥

喝
後
也
沒
什
麼
不
適
︵
他
十
分
喜
歡
喝
奶
類
飲
品
，
我
們
想

他
喝
植
物
奶
，
因
為
他
腸
胃
不
太
好
︶
，
家
裡
一
直
囤
備
不

少
。
但
想
不
到
對
弟
弟
竟
然
這
麼
大
反
應
，
應
該
是
還
小
，

多
餘
的
糖
無
從
消
耗
，
於
是
整
個
人
進
入
亢
奮
狀
態
。

我
們
第
三
天
立
刻
轉
回
原
本
的
羊
奶
粉
，
他
還
是
有
點
霸
道
，
到
喝

了
羊
奶
粉
兩
天
後
，
便
馴
如
綿
羊
，
變
回
之
前
的
冷
靜
寶
寶
。
我
和
太

太
也
慶
幸
惡
夢
沒
有
延
續
下
去
。

其
實
回
想
，
身
邊
很
多
人
已
提
醒
過
糖
分
的
害
處
。
有
一
朋
友
說
某

天
換
了
牙
膏
，
孩
子
竟
整
整
十
二
個
小
時
也
不
肯
睡
，
過
了
多
天
之

後
，
他
們
終
於
找
出
原
因

︱
就
算
牙
膏
不
會
被
吞
下
，
太
甜
的
也
會

被
口
腔
吸
收
，
孩
子
會
如
喝
了
咖
啡
般
精
神
亢
奮
。

另
一
朋
友
則
說
孩
子
只
要
那
幾
天
多
吃
了
糖
果
，
例
如
參
加
了
聖
誕

節
或
小
朋
友
的
派
對
，
孩
子
會
變
得
十
分
難
教
，
比
平
常
反
叛
。
所
以

當
在
飯
局
中
，
看
到
人
家
的
孩
子
又
喝
汽
水
又
倒
糖
果
進
口
，
我
們
都

覺
非
常
恐
怖
。

孩
子
難
教
，
不
是
問
題
。
但
若
是
因
為
生
理
上
的
亢
奮
引
起
的
，
我

們
則
萬
萬
不
要
！

糖的瘋狂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英
俊
的
小
杜
魯
多
當
選
加
拿
大
新
總
理
，

這
使
我
想
起
他
的
父
親
、
老
杜
魯
多
在
數
十

年
前
揹
着
孩
子
上
街
買
菜
的
照
片
。

貴
為
一
個
大
國
的
總
理
，
父
兼
母
職
，
揹

着
兒
子
，
並
沒
有
家
傭
代
勞
，
要
自
己
去
街

市
買
菜
。
這
在
中
國
來
說
，
簡
直
不
可
想
像
。

記
得
早
年
曾
收
到
一
張
增
城
某
公
社
書
記
的
名

片
，
竟
印
上
其
座
駕
平
治
汽
車
的﹁
玉
照﹂
。
公

社
書
記
坐
平
治
，
還
要
炫
耀
式
地
印
上
名
片
，
如

果
在
今
天
，
在
習
大
大
三
令
五
申
禁
奢
華
鋪
張
浪

費
的
時
候
，
不
拿
出
來
示
眾
才
怪
。

現
在
當
然
不
會
有
這
種﹁
膽
生
毛﹂
的
故
事
。

中
央
屢
次
下
令
，
收
繳
的
公
車
成
千
上
萬
。
如
有

這
類
炫
耀
的
蠢
事
，
紀
檢
委
的
官
員
在
等
着
他
。

猶
記
得
早
年
我
擔
任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時
，
曾
有

一
次
列
席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
同
時
也
有
若
干
地

方
幹
部
列
席
，
但
他
們
都
有
駐
京
辦
的
公
車
接

送
。
看
這
些
列
席
而
頂
多
是
廳
局
級
幹
部
，
卻
是

官
氣
十
足
。
汽
車
到
達
人
大
常
委
會
會
議
廳
，
還
要
汽
車
司

機
下
車
為
他
開
車
門
。
俗
語
本
來
說
：
不
到
北
京
，
不
知
自

己
的
官
小
。
但
這
些
地
方
官
員
，
卻
還
是
認
為
他
們
是﹁
一

方
大
吏﹂
，
要
擺
擺
官
架
子
，
想
想
實
在
可
笑
。
我
已
經
八

年
不
再
去
北
京
開
人
大
會
議
了
。
未
知
習
大
大
雷
厲
風
行
，

打
擊
官
氣
之
後
，
會
不
會
再
有
這
種
可
笑
的
場
面
？

愈
是
地
方
小
官
，
愈
是
官
氣
十
足
。
最
近
我
的
鄉
下
一
位

當
過
頂
多
是
科
級
的
小
官
，
前
來
拜
會
。
由
於
習
性
難
改
，

在
會
談
中
仍
是
官
氣
上
頭
，
講
話
聲
大
，
指
手
畫
腳
。
他
是

無
意
的
，
但
鄉
下
當
官
慣
了
，
作
風
就
是
如
此
，
難
免
顯
出

霸
氣
。

不
要
說
人
家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
便
一
無
是
處
。
論
作
風
和

行
事
風
格
，
總
比
我
們
受
到
長
期
封
建
傳
統
薰
陶
的
官
員
要

民
主
得
多
。
老
杜
魯
多
揹
子
買
菜
的
事
跡
，
在
他
們
的
社
會

上
，
可
能
認
為
稀
鬆
平
常
。
但
我
們
看
來
，
便
少
見
多
怪
。

我
們
不
是
說
，
要
從
群
眾
中
來
，
到
群
眾
中
去
嗎
？
為
什
麼

要
高
高
在
上
，
高
不
可
攀
，
而
不
肯
與
群
眾
的
生
活
一
樣
，

揹
揹
孩
子
，
上
街
買
菜
呢
？

想起老杜魯多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前
幾
天
，
有
位
朋
友
與
天
命
談
起
他
一
直

篤
信﹁
宿
命﹂
，
頗
有
意
思
。
簡
而
言
之
，

就
是
他
認
為
我
們
生
命
中
，
許
多
事
情
是
必

然
發
生
的
。
例
如
，
閣
下
現
在
正
在
看
天
命

的
文
章
，
是
偶
然
還
是
必
然
發
生
的
呢
？

是
你
午
飯
休
息
時
，
偶
爾
翻
開
同
事
扔
在
桌
面

的
報
紙
，
所
以
看
到
？
那
為
何
你
沒
有
選
擇
其
他
文

字
、
報
刊
來
閱
讀
，
也
沒
有
選
擇
依
靠
手
機
、
電

腦
，
或
者
閉
目
養
神
來
消
磨
時
間
，
卻
選
擇
這
份
報

紙
呢
？

為
什
麼
在
這
份
報
紙
的
所
有
資
訊
中
，
你
用
了

一
些
時
間
來
看
副
刊
，
又
在
副
刊
留
意
到
天
命
的
文

章
呢
？

如
果
你
把
這
一
連
串
的
問
題
，
拋
給
天
命
這
位

朋
友
，
他
大
概
會
回
答
你
，
你
一
連
串
的
選
擇
，
看

起
來
是
你
自
由
選
的
，
其
實
不
是
。

你
在
閉
目
休
息
、
玩
手
機
和
看
報
紙
之
間
，
選

擇
了
看
報
紙
，
是
因
為
你
受
過
的
教
育
，
甚
至
可
能

是
你
基
因
決
定
，
你
比
較
喜
歡
接
收
資
訊
，
閒
時
喜

歡
讓
自
己
多
了
解
世
事
、
知
識
。

你
會
看
副
刊
中
的
天
命
專
欄
，
也
許
是
因
為
你
天
生
對
文

化
、
玄
學
有
點
興
趣
︵
不
管
是
喜
歡
或
討
厭
玄
學
，
至
少
有

興
趣
去
了
解
它
︶
。

若
要
說
到
是
什
麼
東
西
決
定
你
有
以
上
的﹁
文
化
基

因﹂
，
那
可
能
就
會
更
深
奧
。
但
無
可
否
認
的
是
，
如
果
你

對
文
化
、
玄
學
毫
無
興
趣
，
大
概
一
眼
略
過
標
題
，
就
會
跳

過
不
看
了
。

天
命
認
為
，
如
果
把
一
切
都
歸
為﹁
宿
命﹂
，
似
乎
過
於

絕
對
，
但
我
們
的
確
面
對
很
多
冥
冥
之
中
注
定
的
東
西
。
如

果
從
玄
學
角
度
看
，
我
們
的
八
字
可
能
決
定
了
自
己
的
性

格
，
而
性
格
很
多
時
候
就
會
影
響
行
為
、
命
運
。
例
如
天
命

早
前
也
在
專
欄
提
到
過
，
命
中
有﹁
食
神
星﹂
的
人
，
注
定

性
格
內
向
，
而
且
他
們
通
常
會
比
較
喜
歡
文
化
、
思
考
，
所

以
他
們
會
在
人
群
、
聚
會
中
感
到
不
自
在
，
也
會
比
較
喜
歡

思
考
、
學
習
。
這
些
就
不
是﹁
偶
然
事
件﹂
，
而
是
命
中
注

定
的
。 宿命還是偶然﹖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廣州的十二月初，已有些寒意了，偏偏又有
雨，於是便更冷，躲在商場裡無事可做，不如就
去看電影？《不可思異》？是國產科幻片，開場
時間緊迫，已經無可選擇，也就闖進去暖身了。
電影已經展開序幕，黑乎乎的暗室，偶爾有光線
閃爍，耳畔不時轟着音響，還有對話聲。
摸索着找到座位，有一剎那我迷糊着，好像空
蕩蕩的，掉入一個人的電影院裡，什麼？這好像
是一份文學雜誌的欄目，但一個人看電影，多傻
呀！至少也要兩個人吧？一聲尖叫，乍然把我拉
回到眼前的銀幕中去，劇情正進入高潮，一個人
的電影院只是一種幻覺而已。
直通車並不滿座，晃晃悠悠不久就到達廣州，
站外永遠是不斷的人流。記得那年夏天，得出站
去機場接個天外飛來的朋友，的士司機說，不能
駛到國際航班的出口處，叫我提着行李繞遠路過
去，幸好永遠有人代勞，當然必須付錢，只要是
錢能夠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問題是航班誤
點，而我又還沒吃午餐，又餓又渴又累，那命定
的時間又逼近，無法走開。以前幾個柱子邊的圓
櫈全撤了，座位欠奉，一堆人全站在出口處，擠
着引頸張望，好幾個接機者舉着牌子接人，有不
知今夕何年之感。我站了良久，打了手機，起初
還有人接聽，稍後再打，就不通了。那感覺，就
像電波突然消失般令人手足無措。
迷惘，但好在有個盡頭，竟然就在番禺星河灣

了，沒有廣州鬧市的繁華，夜間靜悄悄的，坐幾
站公共汽車才找到燈火明亮處，似乎有人氣，下
車，終於找到一家小飯店，一頭撞進去，只有另
一桌有個中年漢子，一看，是個西方人，他用普
通話叫了素菜、炒飯，還要了辣椒醬，看來是常
客，想起那回從牡丹江奔往哈爾濱機場，我們在
中途一家小飯店午飯，吃的是青菜豆腐，旁邊也
有一群人，由兩個中國人陪着，幾個俄羅斯人狼
吞虎嚥，一會就吃完，走人，我不由得猜想，莫
非是跑單幫的？但眼前這人很沉靜，不像是做買
賣的，剎那間我又有點迷糊了，到底是在南方的
廣州，還是在北方的哈爾濱？
回到現實，明明是在廣州，晚上出去閒逛，夜
深人靜，突然一場陣雨，把我打回住處，是陣雨
呀！廣州的冬天，有時也是雨綿綿，讓人有愁煞
的感覺。那天去逛610米高的「廣州塔」，它又
稱「廣州新電視塔」，人們俗稱「小蠻腰」，如
今已成為廣州的新地標。那雨也是有一陣沒一
陣，也許正因為如此，遊人意興闌珊，等到乘電
梯登上頂樓，不見幾個人，難怪連電梯都要等
待，等集齊幾個人之後才開動。登塔是想要俯瞰
廣州的感覺，但雨霧濛濛，一片朦朧，哪裡看得
到什麼？只得自我安慰：登上來了，就好。免得
他們笑話到廣州，連廣州塔都沒上去過！
廣州塔以前見過幾次，只是遙望，都沒上去

過。其實也只不過好奇而已，並沒什麼特別，最

多就是可以腳踩伸出去的透明玻璃鋼視窗，本可
以望到腳下萬丈深淵的地面拍照留念，但霧氣
下，看不到什麼，但心理作用之下，雙腿竟似乎
微顫了，大概有些畏高吧？售賣的有各種紀念
品，還有電影院，也有咖啡座，但冷冷清清，何
況剛吃早餐，也就只聞其香，飄然而過了。
夜晚的廣州塔又是另一種景象，微雨之後，風
吹來，還真有些冷，那座「小蠻腰」不斷變幻顏
色，加上周圍建築物也披上各種色彩，把夜空襯
映得七彩繽紛，冷意瞬間也給驅趕得無影無蹤。
據說，夏夜人們喜歡來到這裡乘涼，這裡有空曠
的場地，有樹有花，有許多靠背長椅、洗手間、
飲食店，音樂聲處出飄揚……儼然是個休憩的大
公園。
其實，那回在星河灣，夜間經過河畔那段寬闊

的人行道，有個中年女子在練嗓子，唱一段，停
下，旁邊有個吹笛子伴奏的男人，似乎在指導，
說幾句之後，她又再唱，周圍圍着好幾個人，不
知道是聽眾還是徒弟。我聽了一會，又繼續往前
走，經過兩三個相隔坐在河堤上、面向河面垂釣
的男人的背影，來到一處高台上，唱機音樂聲轟
響，原來有附近居民慣常的舞會。夜幕中，舞影
隨着樂聲翩翩，《草原之夜》的歌聲中，滑過來
滑過去的，絕大部分是中年人，也有個別年輕
人，但極少，應該說這是中年人的天堂。但見有
一對，男的腰桿筆挺，舞步瀟灑；女的身穿舞
衣，全場飛舞，把這夜色攪得騷動不已，當樂曲
轉為意大利的《我的太陽》時，我就踏着月色回
去了。
穿街過巷來到報社，竟身處花園式的處所，經
過小橋流水，池塘裡有紅的、黑的、白的鯉魚群

戲水，水淺，一眼望到底。Z招待我們在飯堂午
飯，坐在長椅上吃水餃飯，勾起我對北京的大學
生活的記憶，不過那時我們是圍站着吃飯，哪有
椅子可坐？經過眼鏡一條街，滿目都是眼鏡舖，
心想，有那麼多眼鏡要戴嗎？但既然成了一條
街，想必也是有生意吧。待到去了美術學院，才
發現，此處才真的是花木葱蘢。聊起來，畫油畫
的Z的女兒L說：「要不怎麼叫美院呢？」回程時
車子迷路，她說，她媽才叫厲害，原來他們一家
遊巴黎，不懂外語，一路上她媽用手勢問路，憑
身體語言溝通，竟然暢通無阻。
天雨路滑，不如再去看電影吧，這一回是美國

片《火星任務》，也是科幻片，這回分明不是一
個人的電影院，旁邊嗡嗡嗡的，是吃漢堡包？還
是薯條？但已經不重要了，銀幕上情節正進入高
潮，我好像又墮入一個人的電影院了。

一個人的電影院

萬
千
星
粉
期
待
的
周
星
馳
年
度
作
品

︽
美
人
魚
︾
將
於
農
曆
大
年
初
一
︵
下
月

八
日
︶
在
香
港
上
映
，
由
周
星
馳
執
導
，

演
員
包
括
鄧
超
、
羅
志
祥
︵
小
豬
︶
以
及

新
一
代﹁
星
女
郎﹂
林
允
等
。

周
星
馳
完
全
退
居
幕
後
，
擔
任
︽
美
人
魚
︾

總
製
片
、
監
製
、
編
劇
、
導
演
，
一
身
兼
多

職
，
就
是
不
做
演
員
。
該
片
是
他
花
了
三
年
心

血
的
力
作
，
令
各
界
充
滿
憧
憬
。

上
月
中
電
影
首
條
一
分
鐘
預
告
片
上
傳
網
上

為
宣
傳
熱
身
，
點
擊
率
瘋
狂
，
關
注
度
高
，
可

是
口
碑
一
般
，
更
有
網
友
貶
為﹁
零
笑
點﹂
，

連
背
景
音
樂
因
重
用
︽
功
夫
︾
中
曾
用
過
的

︽
闖
將
令
︾
也
遭
批
評
，
更
有
指
周
星
馳
炮
製

笑
料
手
法
舊
。

出
師
不
利
，
新
作
未
面
世
，
已
踫
了
一
鼻
子

灰
，
頭
炮
宣
傳
嚐
不
到
甜
頭
，
周
星
馳
不
容
有

失
，
力
谷
宣
傳
，
手
法
新
鮮
，
為
迎
接
︽
美
人

魚
︾
游
入
維
港﹁
四
海
翻
騰﹂
、﹁
興
風
作

浪﹂
，
於
前
日
舉
行
一
個
全
日
免
費
任
乘
天
星

小
輪
活
動
，
配
合
主
題
，
為
新
片
造
勢
。
為
催

谷
人
流
，
周
星
馳
更
不
遺
餘
力
，
親
自
粉
墨
登

場
，
特
地
為
此
活
動
拍
了
一
段
宣
傳
片
，
他
指

着
鏡
頭
說
：﹁
1·11
星
期
一
約
定
你
！﹂
口
號

是﹁
星
爺
請
你
搭Ferry

﹂
︵
乘
小
輪
︶
。

﹁
搭Ferry

﹂
是
很
地
道
的
說
法
，
再
地
道

化
，
會
說﹁
坐
艇﹂
，
不
過
坐
艇
含
意
不
太

好
，
例
如
買
股
票
，
股
價
跌
了
，
在
等
股
價
再

起
的
階
段
會
被
形
容
為﹁
坐
緊
艇﹂
︵
正
在
坐

艇
︶
。
如
果
票
房
坐
艇
不
是
好
事
，
何
以
會
以

坐
艇
作
宣
傳
？
不
過
，
周
星
馳
作
風
向
來﹁
無

厘
頭﹂
，
這
或
許
是
刻
意
而
為
。

此
外
，
﹁
1·
11
星
期
一
﹂
即
四
個

﹁
1﹂
，
除
了
易
記
外
，
亦
代
表
瘋
狂
網
購
的
光
棍
節
，

今
年
光
棍
節
半
日
便
有
九
百
十
二
億
元
人
民
幣
生
意
額
，

這
可
能
亦
是
周
星
馳
對
︽
美
人
魚
︾
票
房
的
期
盼
，
半
日

便
破
票
房
紀
錄
！

周星馳力谷《美人魚》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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